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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互动论视角下《南方与北方》鹅毛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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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符号互动论为理论框架，系统分析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小说《南方与北方》中鹅毛笔这一书写工具的文化象

征与社会互动功能。研究表明，鹅毛笔不仅是 19世纪英国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具，更是一个承载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文化价值

的动态符号。通过考察玛格丽特·黑尔、约翰·桑顿等主要人物对鹅毛笔的使用实践，本文揭示了书写行为如何在南方与北方异

质空间的文化碰撞中，参与个体自我认知的形成、情感交流的展开以及社会关系的建构。结合盖斯凯尔夫人工业小说研究的既有

成果及符号互动论理论，本文进一步指出，鹅毛笔的符号互动过程映射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从传统农耕文明向工业资本主义

转型过程中，个体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动态的调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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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的《南方与北方》是英国维多利

亚时期工业小说的典范之作。小说以女主人公玛格丽特·黑尔

从南方乡村迁居北方工业城市米尔顿的经历为主线，深刻呈现

了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对立、劳资冲突、社会角色重构等问题。

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共同体想象等宏观主题（王爽，2004；雷蒙

德·威廉斯，1991），鲜有从物质文化史与符号互动的微观角

度考察日常物品如何参与意义生成。符号互动论由米德奠基、

布鲁默阐发，强调意义在社会互动中通过符号生成

（Mead,1934；Blumer,1969）。鹅毛笔作为 19世纪英国广泛使

用的书写工具，其意义在具体情境中被不断定义。本文借鉴符

号互动论，结合文本细读，分析鹅毛笔如何在南北不同空间碰

撞中成为表达情感、彰显身份、构建关系的文化符号。

2 符号互动论的理论框架及其在文学分析中的适用

性

符号互动论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学

术积累过程。美国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较早提出了

“自我”概念，而约翰·杜威则强调了习惯与环境互动的重要

性。然而，真正为这一理论奠定系统基础的是乔治·赫伯特·米

德。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一书中，通过对语

言、姿态、游戏和竞赛等社会行为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心智与

自我意识如何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米德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

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运用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交流，并通过角色

扮演来理解他人的态度与期望。这种能力使个体能够将自身视

为一个对象，从而形成自我意识。

赫伯特·布鲁默在米德思想的基础上，于 1937年正式提

出“符号互动论”这一术语，并归纳了该理论的三个基本前提：

第一，人类对事物采取行动是基于事物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

第二，这些意义产生于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第三，这些意义

在个体面对具体情境时所进行的解释过程中得到处理与修正

（Blumer,1969）。布鲁默强调，意义不是事物固有的属性，也

不是个体心理状态的简单投射，而是在社会互动中通过符号的

使用而协商出来的。因此，要理解人类行为，就必须考察具体

的互动情境以及行动者赋予符号的意义。

将符号互动论引入文学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对物品的

单纯功能描述，转而关注物品在人物互动中所扮演的符号角

色。正如刘爽（2022）指出，《南方与北方》中南方与北方本

身就是互为镜像的异质空间，而人物在这一空间中的行动与选

择，构成了意义生成的关键场域。鹅毛笔正是在这类异质空间

中频繁出现的关键符号。它既连接着南方传统的书面文化与优

雅礼仪，又介入北方工业社会对效率、精确与实用的追求。从

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看，鹅毛笔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

同人物、不同情境的互动中被反复定义、协商与再定义。

例如，对于南方出身的玛格丽特而言，鹅毛笔是她表达情

感、维系家族联系的自然工具，承载着田园牧歌式的文化记忆。

而对于北方工厂主桑顿而言，鹅毛笔则首先是记录账目、签署

合同的商业工具。这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反映了南北方社会

对书写行为的不同价值赋予。而当玛格丽特与桑顿通过书信进

行交流时，鹅毛笔所书写的文本成为两者意义协商的中介，最

终促成了彼此理解与情感融合。

因此，对鹅毛笔的符号互动分析，能够揭示维多利亚时期

个体如何通过日常书写实践，协商自我身份与社会秩序之间的

关系。这一微观视角与王爽（2004）对《南方与北方》中资本

家形象与工人运动态度的宏观分析形成互补，共同丰富了我们

对盖斯凯尔夫人创作思想的理解。

3 鹅毛笔在《南方与北方》中的多重象征意义

在 19世纪英国社会，能够熟练使用鹅毛笔进行书写，本

身就是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鹅毛笔的制作与保养

需要专门技巧，书写本身也需要长期训练，因此，书写能力并

非人人具备。小说中，玛格丽特·黑尔出身于南方牧师家庭，

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鹅毛笔是她表达思想、维系家族联系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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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延伸。她的书写实践体现了南方知识阶层的优雅与教养。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工厂主约翰·桑顿的形象。桑顿凭借自

身奋斗从店员成长为工厂主，跻身新兴资产阶级。王爽（2004）

在分析《南方与北方》时敏锐地指出，桑顿身上体现了工业绅

士的理想人格，既具备资本家的果敢与效率，又不放弃对古典

文化与道德修养的追求。当玛格丽特惊讶地发现桑顿先生竟然

在读书时（盖斯凯尔，2017），鹅毛笔所书写的文本已然突破

了阶级偏见。这一细节充分说明，在符号互动的过程中，桑顿

通过展示自己的书写行为与学识修养，成功地改变了玛格丽特

对北方工厂主的刻板印象。

此外，桑顿的母亲桑顿太太虽然也是北方资产阶级家庭的

成员，但她对书写工具的态度与玛格丽特截然不同。她更看重

实际事务而非舞文弄墨，这种差异同样折射出南北方社会对书

写行为的不同价值评判。在符号互动论的视域下，同一物品对

不同人物所具有的不同意义，恰恰构成了社会互动中误解与理

解的根源。

符号互动论强调，情感的表达需要借助共享的符号系统。

在小说中，鹅毛笔承担了重要的情感传递功能。玛格丽特与表

妹伊迪丝之间的通信，以及她对远方哥哥弗雷德里克的秘密关

怀，都依赖于鹅毛笔书写的书信。这些书信不仅是信息载体，

更是情感投入与自我反思的场域，书写的过程使玛格丽特得以

整理内心冲突，逐步形成对北方社会的复杂认知。

王爽（2004）在其论文中详细分析了《玛丽·巴顿》对人

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描写，指出盖斯凯尔夫人擅长“通过人物的

内心活动来展现社会矛盾”。《南方与北方》同样继承了这一

艺术特色。玛格丽特在米尔顿的生活中经历了从排斥到理解、

从偏见到包容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中，书信书写起到了重要

的自我澄清作用。当她向伊迪丝描述米尔顿的种种见闻时，她

不得不将自己的感受诉诸语言，这一过程本身就促使她更加客

观地审视自己的情感与判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盖斯凯尔夫人并未简单地将鹅毛笔与

南方感性绑定。当桑顿在表白遭拒后，独自前往赫尔斯通，并

采摘了一朵蔷薇花夹在书中带回北方，这一行动虽未直接使用

鹅毛笔，却构成了符号互动的变体：干枯的蔷薇花作为南方价

值的象征，被桑顿以近乎“书写”般的珍藏姿态加以保存。刘爽

（2022）认为，这一意象预示着北方新兴资产者同样认可了南

方的价值观。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看，蔷薇花与鹅毛笔在此形

成互文：两者都是承载意义的符号，前者通过自然形态传递情

感，后者通过墨迹表达思想，共同构建了南北文化沟通的桥梁。

这种非语言的符号互动，同样遵循着意义在社会互动中生成的

基本逻辑。

此外，鹅毛笔还在小说中参与了法律文书与契约的签署。

例如，桑顿在工厂经营遇到困难时，不得不签署一系列文件。

这些书写实践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象征意义，它们标志

着新兴资产阶级在法治框架下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现代性进

程。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看，法律文书中的每一个签名，都是

个体与社会秩序之间的一次符号互动，既确认了个体对规则的

服从，也强化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4 鹅毛笔与 19世纪英国社会的文化互动

19世纪英国经历了教育逐渐普及的过程。虽然《南方与北

方》成书时义务教育尚未全面推行，但书写能力已经不再局限

于贵族与教士阶层。工人阶级代表尼古拉斯·希金斯虽然文化

程度不高，但他能够理解玛格丽特为他代写的求职信内容，并

积极参与对话，这表明书写文化与口语文化在北方工业城市中

已然交织。雷蒙德·威廉斯（1991）在《文化与社会》中强调，

工业小说的重要价值在于呈现了新社会的感觉结构。鹅毛笔的

普及与使用差异，正是这种感觉结构的物质投影。

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看，书写能力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符

号，标志着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话语权与参与程度。能够使用

鹅毛笔进行书写的人，更容易在公共事务中表达自己的诉求，

也更容易被社会权力体系所认可。桑顿正是通过书写实践逐步

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工人阶级由于书写能力的相对欠

缺，往往需要借助玛格丽特这样的中产阶级代言人来表达诉

求。这种书写能力的不平等，折射出维多利亚社会深层的结构

特征。

然而，盖斯凯尔夫人并未对此采取简单的批判态度。她通

过玛格丽特为希金斯代笔这一情节，展示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劳资对话中的桥梁作用。鹅毛笔在此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

一种赋权的象征，通过书写，原本沉默的底层声音得以进入公

共领域。这种赋权虽然是有限的、代理性的，但至少开启了社

会流动的可能性。

符号互动论特别关注互动中的角色关系。在《南方与北方》

中，鹅毛笔的使用方式隐含着微妙的社会角色分工。玛格丽特

的书写多服务于家庭情感与私人交际，而桑顿的书写则直接关

联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这种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维多利

亚时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社会惯例。然而，盖斯凯尔

夫人有意模糊了这一界限：玛格丽特通过书信为工人争取权

益，实际上介入了传统的公共事务领域；桑顿学习古典文学并

撰写富有文采的信件，又展现了对感性文化的尊重。

刘爽（2022）将这种现象概括为“雌雄同体”的性格特质

与“彼此成就的共同体”。鹅毛笔在此成为跨越社会角色分工

的实践工具，人物通过书写互动，不断协商着维多利亚时代关

于“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规范边界。从符号互动论的

视角看，社会角色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符号，其意义是在互动中

不断生成的。当玛格丽特用鹅毛笔为工人发声时，她实际上在

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角色，个体不仅可以温柔体贴，也可以勇



人文艺术社科探索与创新 第 2卷第 02期 2026 年

50

敢担当。当桑顿用鹅毛笔学习古典文学时，他也在重新定义自

身的形象，不仅要有力量与效率，也要有修养与情感。

这种社会角色的重新协商，在小说结尾的婚姻盟约中达到

顶峰。玛格丽特与桑顿的结合，不仅是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更

是两种价值观念、两种生活方式的融合。而鹅毛笔作为贯穿始

终的符号，见证了这一融合的每一个关键步骤。

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看，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折中，而是

通过持续的符号互动与意义协商而达成的动态平衡。玛格丽特

与桑顿在书信往来中逐步消除了对彼此的偏见，在对话交流中

逐步理解了对方的价值观念。鹅毛笔作为这一过程的物质媒

介，见证了南北文化从对峙走向融合的完整轨迹。

5 结论

本文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出发，对《南方与北方》中鹅毛

笔的象征意义与社会功能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鹅毛笔

在小说中绝非中性的道具，而是一个积极参与意义生成、身份

建构与社会关系调适的文化符号。通过考察不同人物对鹅毛笔

的使用方式，我们得以窥见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在工业化转

型过程中，个体如何通过日常的书写实践来协商阶级、地域之

间的边界。

具体而言，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鹅毛笔在小说

中是社会身份与教育背景的重要标识，桑顿通过对书写行为与

古典文化的主动学习，成功地改变了玛格丽特对北方工厂主的

刻板印象，实现了“工业绅士”形象的符号建构。第二，鹅毛笔

承担了情感表达与思想交流的媒介功能，书信书写不仅传递信

息，更促使书写者进行自我反思与认知调整，推动了人物的精

神成长。第三，鹅毛笔参与了社会关系的建构，通过商业契约、

求职信件、法律文书等书写实践，鹅毛笔成为劳资对话、阶级

沟通的技术节点。第四，鹅毛笔的使用折射了 19世纪英国社

会的教育普及、社会角色分工与现代化进程，为理解维多利亚

时期的物质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符号互动论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聚焦于微观互动与物

质符号的方法论工具。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盖斯凯尔夫人的工业

小说研究，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小说细节的解读，也能够与既

有的宏观社会历史分析形成互补。正如王爽（2004）所言，盖

斯凯尔夫人的作品为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

了重大的贡献，而本文对鹅毛笔这一微小符号的考察，恰恰是

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贡献的深刻性与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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